
苏东坡量移廉州

周家干 陈祖伟

合浦历史悠久，素有“南珠故郡、海角名区”之美誉，东汉“合浦还珠”神话般的典故早已

风靡于世。北宋元符三年（公元 1100 年），大文豪苏东坡量移廉州（今广西合浦县廉州），为合浦

又留下一段佳话。

琼州海峡天水相连，海风习习。一艘木帆船在海面上急急驶向雷州半岛，船舱内一灯如豆，

一个头戴方巾、身穿微服，年约 60 多岁的老人，危坐灯下，一手捋着胡子，一手翻看着一部手稿。

老人身旁的一个青年，倦睡如泥，时而发出阵阵鼾声。舱外睡着一条乌嘴黄狗。老人将书稿翻到

最后一页，凝神沉思了一忽，在书稿最后一页上写着：元符三年庚辰夏六月修订。这个老人便是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北宋翰林学士苏轼——东坡居士，旁边倦睡的少年便是一直伴随着他远谪儋州

的三儿子苏过。

苏东坡感到有点困倦，他掩卷走出舱外，举目远望，大海茫茫，四周黑洞洞的，海浪拍打着

船身、海水飞溅舱面，东坡的衣服都被打湿了，但他仍然一动不动地朝雷州半岛方向望去，无限

感慨。这时走来一个船家，关切地对他说：“先生你还没睡么？”东坡摇了摇头：“舱里闷得慌。

这儿正好凉快凉快！”“外面风大，当心着凉呢！”“多谢船家的关心。”东坡向船家拱了拱手说：“辛

苦你熬夜了！”船家答道：“我们海上人家，熬夜、颠簸惯了……”

苏东坡喟然长叹：“我在宦途几经颠簸也习惯了。”说完莞尔一笑，走进了船舱。苏过仍在酣

睡，东坡斜倚着舱板，思绪万千。他 20 多岁便以惊人的才华进入北宋官场，可是他年轻气锐，对

王安石的变法抱持不同意见，时常在诗文中“托事以讽”，引起了变法派官僚的嫉恨，他们便罗织

罪名，深文周纳，东坡被投入监狱，差点送了性命。几经折磨后，东坡谪贬黄州（今湖北省黄冈

市）。北宋元祐时期(1086－1093 年)，高皇太后听政，旧派上台，王安石病死，东坡才被调回京师

任翰林侍读，此时他又认为新法行之有效，“不可尽改”，因此又遭旧党的排挤，不见容于朝，先

后被派至杭州、颍州。

在高皇太后当政时，旧派依附后党，不以年轻的哲宗为意。高皇太后死后，哲宗亲政，政局

发生了很大变化，后党同帝党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一些官僚乘机打起“绍述新法”的旗号，倾

陷异己，苏东坡又被当作打击的对象，一贬再贬，由黄州、惠州（今广东省惠州市）一直贬到荒

远的儋州（今海南省儋州市）。元符三年(1100 年)一月（农历，下同），哲宗崩，徽宗立，五月下

令大赦。苏东坡被赦调廉州安置。东坡从儋州启程量移廉州，坎坷的宦途毕竞走尽了，垂暮之年

始得北归。六月二十日夜渡琼州海峡，东坡兴奋之余，写了一首《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诗：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全诗充满了兴奋之情，似乎真“参横斗转”“云散月明”“天海澄清”了，“道不行，乘桴浮于



海”的生活结束了，“苦雨终风”的日子总算过去了。

苏东坡夜渡琼州海峡到了徐闻，住在兴廉村净行院时大雨滂沱，诗人又写了一首《雨夜宿净

行院》诗：

芒鞋不踏利名场，一叶轻舟寄渺茫。

林下对床听夜雨，静无灯火照凄凉。

诗人的立场是“芒鞋不踏利名场”，虽然几经谪贬，身在蛮荒，仍不改旧志，人格是何等的高

尚！苏东坡这话并非一时感情冲动，而是一辈子坚持以终、身体力行的。以前他在登州（今山东

省蓬莱市）时说过：“虽死生不变乎已，况用舍岂累其怀”（《登州谢宣诏赴阕表》），决不“俯身从

众，卑论趋时”（《登州谢上表》）；在杭州时他说过：“用之朝廷，则逆耳之奏形于言；施之郡县，

则疾恶之心见于政”（《杭州谢放罪表》之一）”；等等。这都是掷地作金石声的铮铮之言。对床听

雨、灯火照夜，都没有凄凉孤独之感，这是因为诗的开头就定下了豪壮的基调。苏东坡的诗在艺

术上也反映了作者豪迈、坦荡、奔放的特色。

苏东坡谪儋州时当地农民送给他一狗名乌嘴，这狗一直跟随东坡渡海到合浦，东坡十分喜爱

它，并为它作诗：“……昼驯识宾客，夜悍为门户，知我当北还，掉尾喜欲舞……”《予来儋耳得

吠狗曰乌觜甚猛而驯随予迁合浦过》这狗不但白天认识来往宾客，夜间还能看守门户，而且还懂

得主人的心情，当它知道主人获赦北归时，便摇摆着尾巴，喜欢得跳来跳去。

苏东坡从兴廉村净行院坐小船经官寨（今广东廉江县）到白石山（今广西合浦县山口镇、白

沙镇交界）上岸已是六月三十日。其间屡经水患，东坡在《书合浦舟行》中发出“吾何数乘此险

也！”的感慨。

苏东坡接着西行到了廉州，太守张左藏及士人刘几仲、邓拟等人热情招待了他。风景优美的

邓拟园林中的清乐轩便是东坡居住之处，宾主相得甚欢。清乐轩在城内东北碧波湖的一个小洲之

上，四周翠柳成阴荫、百鸟啭鸣，湖上芰荷亭亭、菱茨满湖。

一天，主人捧出合浦特产龙眼招待苏东坡。东坡尝了几颗便赞不绝口：“佳品，佳品，质味特

绝，可与荔枝匹敌。”原来，东坡在绍圣二年（1095 年）谪贬惠州时尝到号称岭南佳果的荔枝，曾

写了三首咏荔枝的诗，其中《荔枝叹》诗曰：“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

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

封建统治者十里五里遍设驿站，快马疾驰，尘土飞扬，催征荔枝，急于星火。往往弄得人倒马毙，

抛尸荒野。车马跨山越岭，就像猛鹘横海一样，为的是要火速把荔枝运到京城，以使荔枝枝叶风

露犹存，好像刚从树上摘下来一样。为了博得杨贵妃的欢心，不知摧残了多少人的性命。东坡由

惠州的名产荔枝，联想到汉唐两代上贡荔枝的弊害，进而斥责了当代贵族官僚贡茶、贡花争新买

宠的可耻行径，批判了封建统治者为了个人享乐或邀宠而不顾人民死活的罪行，这在当时很有现

实意义。现在东坡尝到了与荔枝相匹敌的龙眼，联想起岭南佳果荔枝，便写下了《廉州龙眼质味

殊绝可敌荔枝》诗一首，抒发了己情。其中：“蛮荒非汝辱，幸免妃子污。”两句便是这首诗的精

髓。诗人指出龙眼虽然生长蛮荒，但这倒是好事，不需要五里一单堠，十里一双堠地被拼命传送

京城，为能幸免于这些贵妃、公主们的玷污而欣喜。



一天，阳光和煦，苏东坡和张左藏、刘几仲、邓拟等人同游三廉古刹东山寺。东山寺原为南

粤王赵佗行宫，先后改名大云寺和灵觉寺，唐贞观十二年（638 年）始改为东山寺。该寺建筑宏伟，

佛像高大。东坡在禅堂壁上看见主持僧愈上人的题壁诗句：“闲伴孤云自在飞。”愈上人是很有诗

才的，可他云游南岳去了，留下这句诗在壁上，苏东坡没有见到他，很感惆怅，便题诗于壁上和

之：

孤云出岫岂求伴，锡杖凌空自要飞。

为问庭松尚西指，不知老奘几时归。

苏东坡等人走出东山寺，穿过孟尝流芳坊，便登上了与东山寺相比连的还珠亭。还珠亭为砖

木构筑，四柱重檐，轿顶式结构，飞檐翘角，葫芦盖顶，周有回廊，前后石级上迭。亭中央有《还

珠亭碑记》一方。亭外两侧有历代骚人墨客题吟碑刻。东坡读完亭中碑记，感慨万端：“孟尝高洁，

施政廉明，去珠复还，无怪乎千古誉为盛事。”邓拟在一旁说：“而今频年滥采，民不堪命矣！”是

的，《还珠亭碑记》确是一篇珠民血泪史。东坡在亭柱题一联云：“孟尝何处去了，珍珠几时飞回？”

落款“元符三年秋月，苏轼书”。东坡放下笔，一面走下台阶一面愤慨地吟哦：“曾驱万民沉渊底，

怎奈孟尝去不还？”

苏东坡在合浦的日子里，他的老友石康县令欧阳晦夫（广西贺县人）探访他。欧阳晦夫看到

宦途坎坷的老友获赦北归，万分高兴，因为当时罹遭贬逐的人，大多已登鬼录。在与老友重逢的

日子里，东坡偕欧阳晦夫、张左藏、刘几仲、邓拟等人游了著名的海角亭。海角亭紧傍廉江，面

临浩瀚大海。东坡等人在那里临流赋诗，听海角潮声，远眺茫茫大海，想到自己离亲万里，贬谪

边郡，而今获赦北归，不久即将和家人团聚，兴起无限感慨，他挥毫写了“万里瞻天”四个大字，

抒发他对家国的深切怀念。后人将“万里瞻天”四字砌石纪念，为古亭增辉不少。其间，欧阳晦

夫的妻子为东坡缝头巾，儿子为他送琴枕。东坡写了《欧阳晦夫惠琴枕》等三首诗，充分表达了

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欧阳晦夫还拿出自己的诗稿请教东坡，并请求为他撰写《天庆观乳泉赋》，

东坡都满足了他。

八月，朝廷授苏东坡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东坡决定在合浦过中秋节后再启程上任。临

行前夕，东坡写了一首诗《留别廉州张左藏》：

编萑以苴猪，谨涂以涂之。

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饴。

悬知合浦人，长诵东坡诗。

好在真一酒，为我醉宗资。

八月二十八日，秋高气爽，碧波湖中，秋荷摇曳，分外多姿。张左藏、刘几仲、邓拟等人饯

别苏东坡于清乐轩。宾主举觞无限惆怅，席间忽闻远处传来笙箫之声，袅袅动人，座客惊叹，这

笙箫之声似自云间传来，抑扬往返，谛听之，知是饼笙。东坡于是即席赋《缾笙》诗记之：

孤松吟风细泠泠，独茧长缫女娲笙。

陋哉石鼎逢弥明，蚯蚓窍作苍蝇声。



瓶中宫商自相赓，昭文无亏亦无成。

东坡醉熟呼不醒，但云作劳吾耳呜。

八月二十九日，苏东坡离开合浦取道白州（今广西博白县）北上。当天，张左藏、刘几仲、

邓拟等人，在滔滔南去的南流江畔送别苏东坡。

真是“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

苏东坡在合浦居住了约两个月，写下了许多掷地有金石声、闪闪发光的诗篇，这对千百年来

合浦文化艺术的发展，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至今，在合浦还保留有东坡亭、东坡井、东坡湖、

东坡笠、东坡肉等苏东坡量移廉州的遗迹，表达了合浦人民对苏东坡深深的崇敬和缅怀之情。


